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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学习者汉语辅音学习情况调查与分析—  

—基于学习者自测和听辨视角 

摘要 

本文旨在从学习者自测和听辨的角度出发，探讨匈牙利学习者在学习

汉语辅音发音时可能面临的困难。首先，我们根据叶秋月博士对比的

汉语与匈牙利语的异同点，大胆推测匈牙利学习者在学习汉语辅音发

音方面可能遇到一些挑战。其次，通过学习者自测和听辨，我们将识

别出相对困难的发音，并基于这些困难点展开教师问卷调查，以对比

学习者的自我认知与客观事实，从而评估他们在汉语辅音听辨能力方

面的表现。最后，结合学习者自测、听辨及教师调查的结果，我们将

对之前的假设进行论证。经深入分析，我们确认了辅音j[tɕ]、q[tɕʻ]、 
x[ɕ]、k[kʻ]、h[x]、c[tsʻ]、zh[ʈʂ]、ch[tʂʻ]、sh[ʂ]在学习者学习过程中可

能具有较高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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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and Analysis of Chinese Consonant Learning 

Among Hungarian Learners: A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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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difficulties that Hungarian learners may en-
counter in learning the pronunciation of Chinese consonants from the perspec-
tives of self-assessment and auditory discrimination. Firstly, base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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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Hungarian by Dr Ye Qiuyue, we boldly speculate 
that Hungarian learners may face challenges in learning the pronunciation 
of Chinese consonants. Secondly, through learners’ self-tests and auditory 
discrimination, we identify relatively challenging pronunciations. Building on 
these difficulties, a teacher survey is conducted to compare learners’ self-
awareness with objective facts, thereby evaluating their performance in rec-
ognising Mandarin consonants. Finally, by combining the results of self-tests, 
auditory discrimination, and teacher surveys, we substantiate our previous 
assumptions.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we confirm that the consonants j[tɕ], 
q[tɕʻ], x[ɕ], k[kʻ], h[x], c[tsʻ], zh[ʈʂ], ch[tʂʻ], sh[ʂ], and sh may pose higher 
difficulties for learners dur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Keywords: Chinese consonant initial auditory discrimination, Hungarian Chi-
nese learners, pronunciation errors, Praat 

一、引言 

汉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之一，其在全球的重要性日益凸

显。匈牙利作为中东欧地区的一个重要国家也不例外。“匈牙利汉学

基础深厚，历史悠久。近些年，汉语教学更是蓬勃发展，成绩瞩目。”1

随着中国与匈牙利在经济、科技和文化领域的合作的增多，能为匈牙

利学习者提供的就业机会就更多了，同时高水准的汉语人才也是各大

华企争抢的对象。然而，由于匈牙利语与汉语在音系上存在较大差异，

学习者在学习汉语辅音20发音时常常面临一些难题。叶秋月（2019）

在黄伯荣、廖序东（1991）和Péter Siptár、Miklós Törkenczy （2000） 
的基础上全方位对比了汉语和匈牙利语语音的异同。本文将基于叶秋

月博士对汉匈辅音的对比基础上进行研究。 
 基于叶秋月（2019）从音系角度对比可知，汉语中的送气与不送气

是重要的语音特征，而匈牙利语没有这种明显的区分。同时，也从发

音部位将汉语和匈牙利语进行对比，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有些辅

音的发音位置相同但是发音方式却不同，如：g[k]、k[kʻ]在两种语言

中同属软腭音，但在汉语里是不送气与送气对立的音对，而匈牙利语

中是浊音与清音对立的音对；在汉语中h[x]是软腭后音，而匈牙利语

——— 
1 叶秋月2021：178. 
2 本文所讨论的汉语辅音均为位于音节首位的声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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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声门喉音。在汉语中j[tɕ]、q[tɕʻ]、x[ɕ]是硬腭音，发音时同时调动

舌面前部和硬腭前部。然而，在匈牙利语中，这三个辅音的发音在发

音部位和发音方式上都明显有所区别；在汉语中z[ts]、c[tsʻ]、s[s]是齿

龈音，需要舌尖和齿背配合发音，在发音时舌尖抵住齿背接触阻碍气

流而形成。而匈牙利语中z[ts]、s[s]是齿龈擦音，发音时舌尖或舌面接

触上齿龈，c[tsʻ]是软颚塞音，发音时由舌头的后部靠近硬颚形成阻塞，

然后突然放开形成。在汉语中，zh[ʈʂ]、ch[tʂʻ]、sh[ʂ]、r[ʐ]是卷舌音 
（舌尖后音），发音时舌尖向后卷曲并与硬颚（齿龈）接触，阻碍气

流而形成。而匈牙利语中类似的发音有辅音dzs[dʒ]、cs[tʃ]、s[ʃ]和zs[ʒ]，
但它们的发音器官和方式却有差异，这四个辅音都是摩擦发音方式，

其中dzs[dʒ]和cs[tʃ]龈后塞擦音在发音时舌头的位置介于齿龈后并在齿

龈区域形成阻塞的音，而s[ʃ]和zs[ʒ]是龈后擦音，发音时舌头位置介于

龈音和硬颚音之间，通过舌头与齿龈的摩擦产生声音。 
 本文在汉语与匈牙利语语音差异的基础上提出四个与匈牙利学习者

感知能力相关的假设。这些假设将验证匈牙利汉语学习者在听辨汉语

辅音送气与不送气对立音对、清音和浊音对立音对、相同发音位置不

同发音方式以及卷舌音时是否出现听辨偏误。为了验证这些假设，我

们将设计相应的听辨材料，以明确匈牙利汉语学习者在哪些语音特征

上存在偏误，为进一步分析汉语与匈牙利语语音差异提供实证数据，

力争为学习者提供更多针对性的学习途径。 
 假设一：0匈牙利汉语学习者在听辨汉语辅音不送气与送气音对时

可能出现偏误，涉及辅音组有 b[p]-p[pʻ]、d[t]-t[tʻ]、g[k]-k[kʻ]、z[ts]-
c[tsʻ]、zh[ʈʂ]-ch[tʂʻ]、j[tɕ]-q[tɕʻ]。 
 假设二：0匈牙利汉语学习者在区分汉语辅音清音和浊音对时可能

面临困难，包括辅音组有sh-r、f-m，同时涉及到不同的发音位置。 
 假设三：0当匈牙利汉语学习者在听辨具有相同发音位置但不同发

音方式的辅音时可能会出现偏误，包括辅音组有h[x]-g[k]、k[kʻ]-h[x]、 
k[kʻ]-g[k]（软颚音）；x[ɕ]-q[tɕʻ]、x[ɕ]-j[tɕ]、j[tɕ]-q[tɕʻ]（硬腭音）； 
c[tsʻ]-z[ts]、s[s]-z[ts]、c[tsʻ]-s[s]（齿龈音）。 
 假设四：匈牙利汉语学习者在区分平舌音和卷舌音时可能会遇到

困难，涉及辅音组有z[ts]-zh[ʈʂ]、ch[tʂʻ]-c[tsʻ]、s[s]-sh[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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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2.1、难度等级自测 

语言学习是一项复杂的认知过程，近年来，元认知理论在语言学习领

域的应用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元认知3，即对自己学习过程进行

反思和监控的能力，在解决语音难题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对于语言学

习尤为重要。 
 元认知在语音学习中的重要性已经在广泛的研究中得到肯定。根据

Lei He（2011）的研究表明，学习者通过元认知能够更主动地监测和

调整发音，从而提高英语语音学习的效果。当学习者对汉语辅音难度

进行自测时，元认知也与学习策略紧密相关。Clementin Kortisarom P 
（2020）的研究关注了元认知意识、动机和听力水平之间的关系。研

究通过对一所天主教大学的29名英语系三年级学习者进行调查，使用

元认知意识问卷和动机问卷来收集数据，并使用听力理解测试来评估

学习者的感知水平。在调查第二语言的自我和他人感知方面，Pavel 
Trofimovich等人（2016）的研究结果表明，学习者的自我评估与实际

表现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并且受到母语背景的影响。发音难度等级

自测是一个自我监测的过程，学习者自我测定辅音的难度等级系数，

实际上是在进行自我判断。这个过程是学习者对自己学习表现的主观

认知，这正是元认知的核心之一。发音难度等级自测实验在研究语言

学习者的语音能力时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一个环节，它为语音研究提供

了独特的分析视角。 
 本文还引入了听辨测试，即感知实验，这是语音知觉领域常用的一

种方法。在语音知觉领域，Liberman等人（1967）的研究奠定了听辨

测试的理论基础。他们提出了“模式匹配理论”，强调语音知觉是通过

将听到的语音信号与存储在大脑中的语音模式进行比对来实现的。这

一理论为听辨测试的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朱川（1997）在其著作中

详细介绍了感知实验的基本概念和方法。他指出，在语音学习中，通

过对学习者感知能力的测试可以评估学习者对于不同语音单元的辨别

能力，为进一步的发音改进提供具体的指导。这种方法的实施有助于

量化学习者的语音感知水平。此外，关于语音感知测试在对外汉语教

学中的应用，马燕华（2000）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她通过

——— 
3
 元认知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约翰·霍普金斯·弗拉维尔（John H Flavell）提 

出。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首次引入了这个术语，描述了对个体自身认知过程
的监控和调控能力。 



牟泽红: 匈牙利学习者汉语辅音学习情况调查与分析 19 

 

对初级汉语留学生第三声听辨测试结果分析，为其针对性的发音教学

提供了详实的依据。这一观点有助于将听辨测试与实际语音教学紧密

结合，提高其实用性。王轶之（2011）在其文章中详细阐述了听辨测

试设计的步骤和理论知识，为我们在测试匈牙利汉学习者的感知实验

中提供了方法学支持。鉴于实验的可操作和便捷性，本研究中的语音

听辨实验将融合学者们的方法并结合匈牙利学习者自测的结果将听辨

测试进行简化，以提高测试的易操作性。 
 最后，在学习者难度等级自测和听辨测试结果的基础上，本文通过

问卷调查获取了教师在教学中遇到的语音教学难点。从另一个视角确

认学习者的学习难点，以便更全面地分析。 

三、研究现状 

在研究匈牙利学习者汉语辅音发音问题的调查与分析方面，已有不少

学者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中国学者在匈牙利学习者汉语辅音发音

问题的研究较为全面。他们通过对比汉语与匈牙利语的音系特征，深

入挖掘了两种语言的差异，并提出了相关的教学建议。例如：王又民 
(1998)采用定量实证性研究的方法，对匈牙利学习者汉语双音词声调

标注进行了调查，并根据错误倾向设计训练方案对学习者进行针对性

的语音练习。范立波（2015）对比了汉语和匈牙利语语音系统内部关

系，分析了两种语言中每个音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将汉匈语音进

行单向性的对比分析。并且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对母语是匈语的成

人学习者的学习难点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教学策略。一

些学者也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对匈牙利学习者汉语辅音发音进行更为

精细和全面的分析。通过这些技术手段，他们能够更准确地捕捉学习

者的发音差异，为制定个性化的教学方案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叶秋月

（2019）利用精确的仪器将11名学习者的语音记录并使用软件Praat加以

分析。在她的研究结果里，我们可以看到匈牙利汉语学习者在声调上的

偏误情况及匈牙利汉语学习者在学习汉语声调过程中产生偏误的原因。 
 虽然，匈牙利学者在汉语语音方面的研究相对少一些，但也有特别

深入的研究，同时提供了多元的视角。如包甫博（2011）指出，汉语中

在声母位置出现的辅音当中，以m、1、f、s字母为符号的那些语音与匈

牙利语的类似语音，即m、l、f、sz一模一样，所以它们的发音对匈牙

利学习者没有任何难点。在学习难度等级中叶秋月（2019）将母语和目

标语相同的情况归类为“一致”（即两种语言没有差异的地方，学习者学

习起来毫不费力）。这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排除了很多冗余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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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更快更准的找到匈牙利学习者的发音难点。Karsai Zsuzsanna 
（2015）比较了汉语和匈牙利语的语音差异，并探讨匈牙利学习者学

习汉语语音时面临的困难。文章重点讨论了匈牙利学习者在学习汉语

语音时可能遇到的难点，如将清音读成浊音、舌尖后音的发音问题以

及某些汉语韵母造成的困难等。 
 两国学者在匈牙利学习者汉语辅音发音问题的调查与分析中发挥着

积极的作用。通过对语音学和技术手段的综合运用，他们为理解和解

决匈牙利学习者在学习汉语辅音发音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了深刻见解和

实用建议。这些研究不仅对语言教学领域产生积极影响，也为中匈文

化交流和教育合作搭建了重要的桥梁。 

四、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 

4.1、难度系数自测问卷调查 

利用问卷调查收集学习者对自身发音水平的主观感受。这从学习者角

度为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有助于与客观水平的对比分析。针对学习

者辅音难度自测的问卷调查表我们共收集了76份；1年学习者31份，

2年学习者25份，3年学习者10份，3年以上年学习者10份。 

4.2、听辨测试 

运用听辨测试，以录音形式呈现不同辅音组合的发音，要求参与者准

确辨认，以考察学习者的辅音听辨能力。我们共收集101份有效听辨

试卷。分别是学习了1年汉语的学习者33份，2年学习者36份，3年学

习者14份，3年以上学习者18份。 

4.3、问卷调查表和自测试卷设计 

为了更深入地从学习者主观角度了解匈牙利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辅音

时所面临的困难，我们以汉语和匈牙利语作为说明语言，列出了21个

汉语辅音。请学习者根据难度系数等级从1至5递增进行难度系数自我

测定。发音相对容易的音标记为1，而发音最具挑战性的则标记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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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汉语辅音听辨测试设计4
 

为了更全面地测试辅音在词汇不同位置的情况，本文为每个汉语辅音

设计了两种不同的位置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将被测试辅音放在词汇的

第一个字上，即声母前置；第二种情况是将被测试辅音放在词汇的第

二个字上，即声母后置。测试的形式以试题的方式呈现，总共包含42
道题目。除了题目会用汉语和匈牙利语进行解释和说明外，试卷上只

显示拼音。详情参见附录。 
 每道题都有两个选项，学习者需要根据所听到的录音，在两个选项

中选择出正确的拼音。为确保韵母和声调不会影响学习者对测试辅音

的判断，本文中采用了对照研究的方法。在测试试题中，对照组与目

标组除了被测试的辅音外其余条件尽可能的保持一致以便排除其对被

测试辅音的判断。当测试目标是能否听辨出辅音b[p]-p[pʻ]区别时，在 
此组合中，测试目标为b[p]。当b[p]前置时，正确的选项提供的是 
“bùkān”，而对照组干扰项则是“pùkān”。当b[p]后置时，正确的选

项提供的是“fēngbào”，而对照组干扰项则是“fēngpào”。这种设计可

以更高效直接地测试学习者对b[p]和p[pʻ]的听辨能力，同时排除了韵

母和声调对测试结果的干扰，使测试结果更加准确，能帮助我们从根

源上找到问题所在。 

五、研究结果 

5.1、难度等级自测结果 

通过分析笔者发现，匈牙利的汉语学习者在辅音难度等级自我评估中

呈现出一些相似的认知结果。具体而言，无论在学习的哪个阶段，难

度等级系数为1的占比均相对较高。这意味着对于从他们主观认知来

看，大部分辅音的发音并不具备明显的难度，他们在不同的学习阶段

都能够展示相对较为熟练的水平。有关各学习阶段的难度等级自我评

估结果详见表1、表2、表3、表45。 

——— 
4 为了更好地模拟实际交流场景，帮助学习者适应汉语的自然语流，本研究全 

部基于双音节词进行。 
5  表格中的辅音均以字母形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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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学习时长一年难度自测 

 

表2: 学习时长两年难度自测 

 

表3: 学习时长三年难度自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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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学习时长三年以上难度自测 

从难度等级自测结果来看b[p]、p[pʻ]、m[m]、f[f]、d[t]、t[tʻ]、n[n]、
l[l]这些辅音在所有学习阶段都相对较易掌握，难度等级系数1的占比

都很高，显示了学习者对于这些基础发音的良好理解和掌握。辅音

g[k]、k[kʻ]、h[x]的发音在各个学习阶段都有一定的难度，但整体来

说，难度等级系数1的占比相对较高，表明学习者在基础水平上有一

定的把握。这些共同的特征表明初学者和进阶学习者在一些基础发音

上还有相似的学习情况，呈现出匈牙利汉语学习者在基础发音方面的

整体学习趋势。这也强调了在学习初期要夯实基础，重点关注这些共

同的发音特点的必要性。 
 在各个学习阶段的匈牙利汉语学习者中，一些发音对学习者来说都

具有一定难度。j[tɕ]的发音在所有学习阶段都表现为相对较高的难度，

难度等级系数3、4、5的占比较高；q[tɕʻ]的发音在所有学习阶段也表

现为相对高的难度，特别是难度等级系数4和5的占比相对较高。这可

能与匈牙利语中缺乏类似发音的音素有关，导致学习者难以准确模仿

所造成发音困难；zh[ʈʂ]、ch[tʂʻ]、sh[ʂ]这些卷舌音的发音在各个学习

阶段都有一定的难度，特别是难度等级系数为3、4和5的占比较高。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汉语中存在卷舌音，而匈牙利语

中却没有相应的卷舌音，因此学习者在面对卷舌音的发音时，可能会

遇到相对较大的挑战。 
 在对比分析了同一辅音在不同学习时长下的难度系数走向后，通过

数据分析，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某些辅音的发音随着学习者学习时长的

增加，难度等级系数呈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例如，辅音b[p]、p[pʻ]、
m[m]、f[f]、d[t]、t[tʻ]、n[n]、l[l]、g[k]、k[kʻ]、h[x]、s[s]和r[ʐ]随着

学习者学习时长的增加，难度等级系数1的占比逐渐增高，而难度等

级系数3、4和5的占比逐渐降低。这可能表示这些发音在学习者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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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学习后会变得相对容易，也反映了学习者在不同等级阶段对这些

发音逐渐熟悉和掌握的过程。在教学中，可以根据这些趋势调整教学

策略，更有针对性地帮助学习者克服发音难点。 

5.2、听辨结果 

为了全面分析和解决匈牙利汉语学习者在发音方面的问题，尤其是辅

音的发音，为此本文设计了42组听辨材料，用以测试匈牙利汉语学习

者在不同学习阶段对汉语辅音听辨的表现。这些听辨材料是根据辅音

的发音部位、发音方式、清浊音对立、送气与不送气的特点以及是否

与匈牙利汉语学习者的母语发音相似等因素来设定。结果如表5、表6
所示。 

 

表5: 声母前置偏误率 

 

表6: 声母后置偏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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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听辨偏误率较高 

在针对性听辨k[kʻ]-h[x]时，当k[kʻ]前置时，1年学习者的偏误率为 
64%，2年学习者的偏误率为64%，3年学习者的偏误率为43%，3年以

上学习者的偏误率为6%；而当k[kʻ]后置时，1年学习者的偏误率为

55%，2年学习者的偏误率为31%，3年学习者的偏误率为50%，3年以

上学习者的者偏误率为22%。 
 在针对性听辨j[tɕ]-q[tɕʻ]时，当j[tɕ]前置时1年学习者的偏误率为 
9%，2年学习者的偏误率为3%，3年学习者的偏误率为21%，3年以上

学习者的偏误率为17%。当j[tɕ]后置时，1年学习者的偏误率为15%，

2年学习者的偏误率为8%，3年学习者的偏误率为7%，3年以上学习者

的偏误率为6%。 
 在针对性听辨c[tsʻ]-z[ts]时，当c[tsʻ]前置时，每个阶段的学习者都 
有偏误。当c[tsʻ]前置时，1年学习者的偏误率为48%，2年学习者的偏

误率为25%，3年学习者的偏误率为29%，3年以上学习者的偏误率为

11%；当c[tsʻ]放在词语的第二个单词时，无论哪个阶段的学习者偏误

率都为0。 

5.2.2、听辨偏误率低 

在多个学习阶段，学习者对于d[t]-t[tʻ]、l[l]-n[n]、k[kʻ]-g[k]、g[k]-k[kʻ]、 
x[ɕ]-j[tɕ]、z[ts]-zh[ʈʂ]、zh[ʈʂ]-ch[tʂʻ]、ch[tʂʻ]-c[tsʻ]、s[s]-sh[ʂ]辅音组合的 
听辨偏误率相对较低。详情如下：在针对d[t]-t[tʻ]的听辨中，d[t]前置 
时，1年学习者的偏误率为18%，2年学习者的偏误率为6%，3年学习

者的偏误率为14%，3年以上学习者的偏误率为0%。而d[t]后置时，各

阶段学习者的偏误率均为0%；对于l[l]-n[n]、x[ɕ]-j[tɕ]，只有当[l]和x[ɕ] 
前置时，1年学习者的偏误率为3%，其他任何情况偏误率均为0%；在

k[kʻ]-g[k]的听辨中，k[kʻ]前置时，2年学习者的偏误率为3%，其他任 
何情况偏误率均为0%；在g[k]-k[kʻ]、ch[tʂʻ]-c[tsʻ]的听辨中，当g[k]和 
ch[tʂʻ]后置时，只有1年学习者的偏误率为3%，其他任何情况偏误率均

为0%；在z[ts]-zh[ʈʂ]的听辨中，当z[ts]前置时，只有3年以上学习者出现 
偏误，其偏误率为6%，其他任何情况偏误率均为0%；在zh[ʈʂ]-ch[tʂʻ] 
的听辨中，当zh[ʈʂ]前置时，1年学习者的偏误率为3%，3年学习者为

7%，而zh[ʈʂ]后置时，1年学习者的偏误率为3%，其余阶段为0%；在s
[s]-sh[ʂ]的听辨中，当s[s]前置时，1年学习者的偏误率为3%，其他学习 
阶段无偏误，而s[s]后置时，2年学习者的偏误率仅为3%，其他学习阶

段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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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听辨偏误率为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针对f[f]-m[m]、f[f]-h[x]、x[ɕ]-q[tɕʻ]、sh[ʂ]-r[ʐ]、 
s[s]-r[ʐ]、s[s]-z[ts]、c[tsʻ]-s[s]这几组辅音的听辨时，无论是辅音前置还 
是后置，所有学习阶段的学习者都没有出现听辨错误。这结果表明匈

牙利的汉语学习者在这些特定辅音组合上具有高度的听辨准确性。这

一发现对汉语教学有着积极的启示。首先，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利

用学习者在这些辅音组合上的敏感度，将其作为正面的例子进行展示。

其次，可以通过由易到难的教学思路设计更多涉及这些辅音组合的语

料，以保持学习者的兴趣和学习动力。 

5.2.4、听辨偏误率无规律 

各个学习阶段呈现出无规律的偏误的辅音对有b[p]-p[pʻ]和h[x]-g[k]。在针 
对性听辨b和p时，当b[p]前置时，1年学习者的偏误率为0，2年学习者

的偏误率为3%，3年学习者的偏误率为14%，3年以上学习者的偏误率

为0。而当b[p]后置时，1年学习者的偏误率为9%，2年学习者的偏误

率为8%，3年学习者的偏误率为7%，3年以上学习者的偏误率为0；在

针对性听辨h[x]-g[k]时，当h[x]前置时，1年学习者的偏误率为9%，3年学 
习者的偏误率为7%，而2年和3年以上的学习者都没有偏误。当h[x]后
置时，1年和2年学习者的偏误率都为3%，3年及3年以上学习者的偏误

率都为0。无规律听辨测试结果证明，学习者之间存在个体差异性。

针对语言学习中的个体差异化，教师可以根据学习者的具体语言问题

提供个性化的纠错，促使每位学习者都能够更有效地习得语言。 

5.3教师反馈 

在对学习者进行自测和听辨测试后，为多角度了解匈牙利汉语学习者

发音的情况及认知，针对学习者面临的困难，我们也从教师角度进行

了进一步的调查，调查重点放在各个阶级都相对较难掌握的辅音有10个

j[tɕ]、q[tɕʻ]、x[ɕ]、z[ts]、c[tsʻ]、s[s]、zh[ʈʂ]、ch[tʂʻ]、sh[ʂ]、r[ʐ]上。这

项调查共有36位在匈牙利从事中文教学的教师参与，主要以母语教师

为主，占89%，而本土教师占9%。此外，64%的教师在中文教学领域

拥有3年以上的教学经验，是一支经验丰富的教育队伍。本项调查旨

在详细分析教师的教学特征以及在发音教学方面的观点和实践。 
 教师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教师在元音、辅音和声调的教学上有相对

均衡的时间分配，没有明显的偏好。在元音教学中，56%的教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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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相对均衡，而在辅音教学中，75%的教师也有相对均衡的时间分

配。这表明教师们在整体上注重对元音、辅音和声调的平衡教学，没

有过度强调某一方面。然而，有一小部分教师在辅音教学上表现出相

对较高的关注，分配了40%以上的时间。这可能反映了教师对学习者

在特定辅音发音方面可能遇到的挑战有更深刻的认识，因此他们致力

于更多的时间来帮助学习者克服这些难点。匈牙利汉语学习者发音难

度自测结果显示匈牙利汉语学习者面临最大的发音问题是在j[tɕ]、q[tɕʻ]、 
x[ɕ]的发音上，占比高达80.6%。这与教师在辅音教学中关注的j[tɕ]、
q[tɕʻ]、x[ɕ]的情况相吻合。因此，教师们的关注点与学习者的实际发

音难点是一致的，说明教师的教学重点与学习者的学习需求相符。此

外，学习者在自测中对j[tɕ]、q[tɕʻ]、x[ɕ]的难度系数占比相对较高，

表明学习者对这些辅音发音的自信度较低，认识到这些辅音发音存在

一定难度。这也印证了教师对于这三个辅音发音问题的关注是有充分

理由的，因为学习者在这几个音的发音上确实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六、论证假设 

论证假设一，即匈牙利汉语学习者在听辨汉语辅音的送气与不送气差

异时可能出现偏误，涵盖辅音对有b[p]-p[pʻ]、d[t]-t[tʻ]、g[k]-k[kʻ]、z[ts]- 
c[tsʻ]、zh[ʈʂ]-ch[tʂʻ]、j[tɕ]-q[tɕʻ]。从听辨结果看，在各个学习阶段，无论 
k[kʻ]和j[tɕ]前置还是后置，其偏误率都较高，同时也是所有辅音中听

辨偏误率最高的。k[kʻ]的听辨偏误率逐渐下降，与学习时长的增加呈

现出一致的趋势，这与学习者自我认知中k[kʻ]的发音难度逐渐降低的

趋势相符。这可能意味着学习者在学习k[kʻ]的过程中，能够更准确地

辨别这个辅音，并且随着学习时长的增加，逐渐掌握了发音的技巧。

当j[tɕ]前置时其偏误率趋势是随学习时长的增加而升高。其发音难度

自我认知的结果呈现出较难掌握的趋势，这相互印证表明学习者在j[tɕ]
的发音上仍然存在相当大的难点，并且这一难点不随着学习时长的增

加而减轻。 
 当c[tsʻ]前置时，每个阶段的学习者都存在偏误，不过其偏误率随学

习时长的增加而减少；当d[t]前置时，只有3年以上的学习者没有偏误，

而1年、2年和3年学习者的偏误率相对较高，不过呈现出随学习时长

的增加偏误率减少的趋势。这种情况反映了语言学习中的一个重要现

象，即学习者在面对新的语音现象或语法规则时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

的偏误，但随着学习时长的增加，这些偏误通常会逐渐减少。“根据

语音学习模型理论，在学习的初始阶段，学习者可能会将目标语音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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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与母语相似的音。然而，随着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经验的积累，

他们逐渐能够辨别出一些目标语音与母语相似音之间的语音差异。”6

时表明，通过反复练习，学习者可以逐渐建立对目标语音的正确认知，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提高语音辨别的准确性。这个结果强调了系统

性、有计划的语音教学对学习者语音习得的重要性。值得强调的是，

当d[t]后置时，无论哪个阶段的学习者偏误率都为0。在汉语中，韵母

和辅音之间存在协同作用。“前音节末尾韵母部分的差异、和后音节

开头辅音发音部位的差异，都会引起对音节知觉的变化。”7因此推断，

当d[t]后置时，前一个字的韵母可能对学习者更清晰地呈现d[t]的特征，

有助于学习者更容易辨别d[t]和t[tʻ]的差异。韵母的协同作用提供了额

外的语音信息，帮助学习者更准确地感知辅音的发音；无论zh[ʈʂ]前置

还是后置时，偏误率都相对较低，说明zh[ʈʂ]的听辨对于学习者并不是

个大问题，随着学习时间的增加是可以准确辨识的。由此可见，匈牙

利学习者并非无法听辨送气音与不送气音，只是k[kʻ]和j[tɕ]的听辨是

匈牙利汉语学习者的难点。笔者认为，需要更为详尽全面的实验来测

定出现其影响声音准确辨识的原因。 
 论证假设二，即匈牙利汉语学习者在区分汉语辅音的清音和浊音时

可能会面临困难，这包括辅音对：sh[ʂ]-r[ʐ]、m[m]-f[f]。从听辨测试 
结果可以看出，匈牙利学习者在听辨sh[ʂ]-r[ʐ]组和f m[m]-f[f]组时， 
在任何学习阶段和情况下都表现得非常出色，没有出现听辨偏误。可

以得出结论，对于匈牙利汉语学习者而言，听辨清音和浊音并非难点。

这可能与匈牙利语中也有相似的清音和浊音的区别有关，因此对于匈

牙利学习者来说能更加敏感于清音和浊音的声学特征。这种相似性使

得学习者更容易捕捉到并区别出汉语中相似的语音特征。语音相似性

是语音学习中影响发音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母语与目标语之间

的相似性可以促进学习者更快地掌握目标语的语音系统。同时，了解

学习者母语中的语音特点，也有助于教师设计更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

帮助学习者更好地适应目标语言的语音系统。 
 论证假设三，当匈牙利汉语学习者在听辨具有相同发音位置但不同

发音方式的辅音时，可能会出现偏误，这包括软颚音组h[x]-g[k]（清音- 
不送气音）、k[kʻ]-h[x]（送气音-清音）、k[kʻ]-g[k]（送气音-不送 
气音）；硬腭音组x[ɕ]-q[tɕʻ]（清音-送气音）、x[ɕ]-j[tɕ]（清音-不送 
气音）、j[tɕ]-q[tɕʻ]（不送气音-送气音）；齿龈音组c[tsʻ]-z[ts]（送气 
音-不送气音）、s[s]-z[ts]（清音-不送气音）、c[tsʻ]-s[s]（送气-清音）。 

——— 
6 Flege J E. 1995:263. 
7 周迅溢, 王蓓, 杨玉芳, 等. 2003: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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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看软颚音的三组辅音，在听辨结果中，这三组偏误率最高

的是k[kʻ]-h[x]，其余组合出现的偏误率没有或极低。由此可见，软腭 
音组的k[kʻ]和[x]对于匈牙利学习者而言是有一定的学习难度的。如前

文所述，k[kʻ]-h[x]在发音位置相似，但是发音方式却有所不同，k[kʻ] 
为送气清音，h[x]为清擦音。由此推断，在发音位置相似度较高但发

音方式有区别的情况下，学习者可能在语音知觉上产生混淆，增加了

偏误率。硬腭音组，x[ɕ]-q[tɕʻ]组在任何一个学习阶段的学习者都没有 
出现听辨错误。x[ɕ]-j[tɕ]组，当x[ɕ]前置时，学习了1年汉语的学习者 
偏误率为3%，其余学习阶段的学习者都没有错误。在听辨s[s]-z[ts]、 
c[tsʻ]-s[s]这两组辅音时，任何情况和学习阶段的学习者都没有出现听 
辨错误。不过，当c[tsʻ]- z[ts]组合时，当c[tsʻ]前置时，每个阶段的学 
习者都有偏误且偏误率较高，但偏误率随学习时间的增加而降低的趋

势。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当学习者感知齿龈音时，如果汉语辅音发音

方式对立（送气与不送气对立）时会干扰学习者对语音的感知听。 
 最后，论证假设四，即匈牙利汉语学习者在区分平舌音和卷舌音时

可能会遇到困难，这包括辅音对：z[ts]-zh[ʈʂ]、ch[tʂʻ]-c[tsʻ]、s[s]-sh[ʂ]。 
从测试结果来看，虽然匈牙利语中并没有平舌音和卷舌音之分，但是

在听辨这组辅音时并没有出现过多的偏误，即便有偏误也多出现于初

级阶段的学习者，且偏误率极低。因此判断平翘舌音的听辨并不是匈

牙利汉语学习者的难点，也相信随着学习时间的增加，学习者会克服

平翘舌音的辨识问题。在语言学习和语音知觉领域，有一些研究可以

解释为什么目标语与母语有明显的区别时并不会造成学习者很好的掌

握目标语。即当目标语言的发音与学习者母语的发音差异越大时，学

习者在听辨上可能更容易。这一观点在Flege, J. E. (1995)的研究已得到

验证，当学习者遇到与其母语差异较大的语音特征时，这些特征在听 
觉上更为突出，因此更容易引起学习者的注意。在语音知觉中，注意

力的集中使学习者更能意识到目标语言中的语音差异，从而有助于他

们在听辨上取得更好的表现。匈牙利学习者面对平翘舌音这一与母语

差异较大的语音特征时，可能正经历着差异加强效应的过程。这种现

象可能促使学习者更加关注和敏感于这一特定发音，进而在学习过程

中更积极地纠正和适应。因此，尽管在初学阶段可能存在一些听辨上

的困难，但随着学习时间的推移，学习者可能会更加熟练地辨别和产

生平翘舌音，最终取得更好的语音掌握。 
 通过以上的假设，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匈牙利汉语学习者听辨能

力产生主要影响的可能是那些在发音位置相似但发音方式不同的音，

例如：k[kʻ]、h[x]、j[tɕ]、c[tsʻ]。这表明这些音的发音特征之间高度

的相似性可能会对学习者在听辨中造成一定的混淆，需要在语音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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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特别关注。在解决这些音的学习问题上，有必要通过有针对性

的练习和系统性的学习来强调这些音的区别，以提高学习者对于这些

相似音的准确感知能力。 

七、教学建议 

综上所述，从学习者自我测试结果来看，j[tɕ]、q[tɕʻ]、zh[ʈʂ]、ch[tʂʻ]、
sh[ʂ]这几个音的语音学习难度最大；而教师反馈中指出，学习者最难

掌握的是j[tɕ]、q[tɕʻ]、x[ɕ]这三个音的发音；另外，听辨结果显示学

习者在感知k[kʻ]、h[x]、j[tɕ]、c[tsʻ]这几个音时容易出现偏误。鉴于

这些发现，本文专注于汉语辅音j[tɕ]、q[tɕʻ]、x[ɕ]、k[kʻ]、h[x]、c[tsʻ]、
zh[ʈʂ]、ch[tʂʻ]、sh[ʂ]的对比，探讨汉语与匈牙利语发音特征的异同，

并提供相应的教学建议。 
 汉语中的辅音j[tɕ]是硬腭不送气清塞擦音，而匈牙利语中的辅音j[tɕ]
发音与汉语完全不同。“在匈牙利语中，/j/ 大多数情况下被视为颚音 
近音。然而，当它出现在词尾并紧跟其他辅音时，它则表现为一个颚

音擦音。”80在匈牙利语中，辅音q[tɕʻ]并不是匈牙利语字母表的一部

分，在匈牙利语中，你通常不会看到或听到辅音q[tɕʻ]。其发音也与汉

语完全不同。匈牙利语辅音字母x的发音与汉语也完全不同。通常情

况下，字母x[ks]发音需两个音素 /k/和/s/组合而成。但在汉语中，x[ɕ] 
是硬腭音。发音时，舌头的前部接触硬腭，并产生摩擦，形成这个音。

因此，教授这三个汉语发音与匈牙利语发音区别较明显的音时，教师

应详细解释其发音部位和方式，并提供清晰的口型示范。随着学习者练

习的频次增加，他们可以逐渐掌握发音技巧。 
 辅音k[kʻ]，在汉语和匈牙利语中均为软腭音。但在汉语中为送气清

音，匈牙利语中为不送气清音。教授辅音k[kʻ]时，教师可通过清晰的

发音示范，让学习者清晰感知软腭的位置。引导学习中感知气流，强

调送气音和不送气音的发音时的气流差异。送气音伴随着一定的气流，

而不送气音则相对较弱。学习者也可以通过手掌或纸片感知发音时的

气流强度。 
 辅音h[x]汉语中为软腭后擦音，匈牙利语中为声门喉摩擦音。在教

授过程中可以强调软腭后擦音和声门喉摩擦音在喉咙位置的差异。软

腭后擦音涉及软腭的摩擦，而声门喉摩擦音涉及声带的摩擦。学习者 
 

——— 
8 Blaho S. 200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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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手指轻轻摸喉咙部位，感知软腭后擦音和声门喉摩擦音时的

振动差异。软腭后擦音可能伴随着软腭的振动，而声门喉摩擦音则伴

随着声带的振动。 
 汉语中的辅音c[tsʻ]为送气齿龈清塞擦音，而匈牙利语中为软腭清塞

音。教授时可使用口型示范和示意图，让学习者能够直观地了解发音

部位，特别是在齿龈和软腭之间的差异，并通过不同语境的练习提高

对该音的敏感度。 
 如前文所示，在汉语中zh[ʈʂ]、ch[tʂʻ]、sh[ʂ]是卷舌音，发音时舌尖

向后卷曲并与硬颚（齿龈）接触，阻碍气流而形成。而匈牙利语中类

似的发音有辅音dzs[dʒ]、cs[tʃ]、s[ʃ]，不过它们的发音器官和方式却

有差异，dzs[dʒ]和cs[tʃ]龈后塞擦音在发音时舌头的位置介于齿龈后并

在齿龈区域形成阻塞的音，而s[ʃ]是龈后擦音，发音时舌头位置介于龈

音和硬颚音之间，通过舌头与齿龈的摩擦产生声音。在教授这三个卷

舌音时，首先强调它们之间的发音器官和方式的差异，让学习者能够

意识到关键的区别。然后提供清晰的口型示范，展示卷舌音的正确发

音方式。特别强调舌尖向后卷曲并与硬颚（齿龈）接触的位置。通过

面对面的示范，让学习者能够清晰地观察发音动作。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多媒体教学也取得

了新的突破。教师们不再仅仅依赖视频和语音等传统教学方式。不少

研究证实，实验语音学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启示，促使教师们开始使用

一些实验语音学中的研究软件进行教学，例如Praat9。作为一款先进的

语音实验软件，Praat在实验语音学领域中被广泛使用，深受学者们的

青睐。其基本功能包括对语音信号的标注和分析，用户可以录制或导

入音频文件，并通过该软件生成各种语音图谱，从而计算出诸如时长、

谱重心、分散程度及共振峰频率等参数。这些功能使Praat在语音辅助

教学、语音纠错和自主学习中展现出显著的优势。Chun (2012)评估 
了语音分析软件Praat在汉语教学中的效果。结果显示，Praat通过可视

化音高曲线帮助学习者显著提升了声调发音的准确性。训练后，学习

者的声调错误减少了近50%。Mengtian Chen (2022)研究了Praat软件在 
中文声调教学中的效果。结果显示，使用Praat的数据反馈显著提高了

学习者的声调感知和发音准确性，比传统反馈方法效果更佳。学习者

偏好通过Praat进行的自我纠正和声调轮廓对比，证明了该软件在外语

教学中的重要应用价值。 

——— 
9
 Praat语音学软件（原名Praat:doing phonetics by computer)，是一款由荷兰阿姆斯 

特丹大学人文学院语音科学研究所的主席保罗·博尔斯马Paul Boersma)教授和大
卫·威宁克(David Weenink)助教授合作开发的跨平台多功能语音学专业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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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认为，在辅音教学时，通过Praat观察辅音的摩擦时长、闭塞段

时长、谱中心、分散程度以及嗓音起始时间等参数是有效的语音教学

和纠错方法。例如，通过分散程度和谱重心，我们可以判断发音时发

音器官的开口度和发音部位是否需要调整。有研究表明，“频域上的

分散程度反映了发音时摩擦缝隙的大小。通常情况下，摩擦缝隙越大，

能量在频域上的分散程度也越大。同时，较大的摩擦缝隙使气流的呼

出特性在时间上更加不稳定，容易产生波动。”10谱重心的大小通常

反映了发音过程中能量分布的集中程度。谱重心越高，意味着声音的

能量主要集中在较高的频率范围，通常与较前位置的发音部位或较窄

的发音缝隙相关,反之亦然。摩擦时长指气流通过狭窄发音通道产生摩

擦的持续时间；闭塞段时长则是指气流被完全阻塞的时间。因此，通

过调整发音时间的长短，可以达到纠错的目的。为了更有效地应用这

一方法，还需要对匈牙利汉语学习者的辅音发音特征进行详细的声学

参数收集和整理，从而提供科学的纠错建议。这一过程涉及大量的数

据处理工作，笔者目前正在进行统计，期待尽快与大家分享研究成果。 
 总的来说，对于那些发音方式相同但发音位置微妙不同的音，我们

运用口腔形状示意图展示这些差异。同时，通过口型示范，协助学习

者理解发音时口腔器官的差异动作，确保学习者清晰了解发音时口腔

器官的准确位置，这在生理上有助于学习者更迅速地掌握发音技巧。

而在涉及发音位置相似但发音方式不同的音时，我们使用Praat等可视

化语音软件进行辅助，以帮助学习者感知不同发音方式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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